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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译书事略»的目录学解读
∗

□傅荣贤

　　摘要　英国人傅兰雅１８８０年的«译书事略»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译印图书目录.该目

录首次对西书独立编目,从而完成了对“西学”的书目确认:西学是不同于传统中学的另一个学术

体系.«译书事略»还通过著录、分类等书目要素,揭示西学的学科化性质以及“力今”“胜古”的求

新指向,成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等中国人所撰西学书目的前驱.
关键词　傅兰雅　«译书事略»　近代目录学

分类号　G２５７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７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１８３９－１９２８
年)１８８０年发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简
称“«译书事略»”),前有«序»,正文分四章.第一章

“论源流”记述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简称“翻译馆”)
的成立经过,第二章“论译书之法”论及译书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第三章“论译书之益”讨论翻译西书对

中国近代化的意义;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
以目录的形式著录翻译馆译刻的西学图书.

翻译馆与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是１９世纪

下半叶中国的三大官方译书机构,其中又以翻译馆译

刻西书的成就最大.甲午战争后,强学书局(１８９５
年)、商务印书馆(１８９７年)等机构,“编译出版的西书,
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样,
翻译馆才在西学传播中失去了中心地位”[１].因此,
«译书事略»不仅是研究江南制造总局的重要文献,也
是分析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第一手材料.这

也意味着,对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的研究主

要是从学术文化的角度立说,而没有从目录学的学科

视域认读.例如,费正清指出,翻译馆１８７１年刊刻的

布国(德国)希理哈«防海新论»所述防海理论,在李鸿

章、李宗羲、刘坤一、丁宝桢四位督抚的章奏中皆有出

现[２],可见翻译馆译刻西书影响之一斑.
然而,“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的价值首先是目录

学意义上的,本文拟重点分析其目录学的内容和性

质,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在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导夫先

路的首创地位.由于«译书事略»分４期发表于«格致

汇编»１８８０年第５至８卷,笔者在标注引文时亦不相

混同,分别以四篇参考文献列出.«译书事略»的目录

学内容主要体现在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中,
可从著录范围、著录内容、分类等方面予以分析.

１　著录范围

翻译馆１８６８年始译西书,但１８７１年才印成«运
规约指»«开煤要法»二书.“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
即著录了从１８７１年到“去年西六月终”[３](１８７９年６
月底)翻译馆译印的西学书籍.作者首先分类统计

“各门等书”已刊成者、尚未刊者、未译全者、已译全

者的具体数量,表１摘录前二类书及其“总共”情况,
以例其余.

表１　“各门等书”已刊成者、尚未刊者、

未译全者、已译全者举例

各门等书 已刊成者 尚未刊者 未译全者 已译出者

算学测量等书

二十二部

计 五 十

二本

二部

计八本
三部 计五本

汽机等书
七部

计十七本

三部

计六本
一部 计二本

总共

九十八部

计 二 百 三

十五本

四十五部

计 一 百 四

十二本

十三部

计 已 译 出

三十四本

４０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２０１８年江苏省双创人才文化创新类“古典目录的学术史书写与学术秩序建构研究”成果之一.
傅荣贤,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０６９６Ｇ５４４X,邮箱:frx９９＠１６３．com.



2
0

1
9

年
第2

期

　　作者将这批西学书籍“分成三类,胪陈于后”,
“第一类为已刊成出售之书名与撰书人名及中西译

书人名,并刊书年岁与每书本数及每书价钱”[４],共

９８种.表２为该类前二种书之举例.
表２　“已刊成出售各书”举例

各书

目录

撰书

人名

译书

人名

笔述

人名

刊书

年岁

每书

本数

每书连

史纸价钱

一
运规

约指

英国

白起德
傅兰雅 徐建寅

一千八百

七十一年
一本

二百四

十文

二
代数

术

英国华

里司
傅兰雅 华蘅芳

一千八百

七十二年
六本

一千二百

八十文

　　“第二类为已译成而未刊之书”,共４５种,“内有

将待刊者,亦有仅为初稿者”[５].这４５种文献接续

前９８种,所以序号从“九九”开始.表３为该类前二

种书之举例.
表３　“已译成未该各书”举例

各书目录 译书人名 笔述人名 约成本书

九九 决疑数术 傅兰雅 华蘅芳 四本

一百 代数总法 傅兰雅 华蘅芳 四本

　　“第三类为未译全之书”[６],共１３种,接续第一

类９８种和第二类４５种(９８＋４５＝１４３),故序号始自

“百四四”.表４为该类前二种书之举例.
表４　“尚未译全各书”举例

各书目录 译书人名 笔述人名 原有本数 已译本数

百四四 柰端(牛顿)数理 傅兰雅 李善兰 八本 三本

百四五 造汽机等手工 傅兰雅 徐寿 六本 二本

　　总体而言,«译书事略»的书目著录范围具有下

述四个主要特点:
(１)首次以书目的形式确认“西学”的独立地位

梁启超曰:“‘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入来所

创始.”[７]«四库总目»中即收录了利马窦等明末清初

来华传教士的«西学凡»«西学齐家»«修身西学»«西
学治平»等著述.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明清之间

已有韩霖、张赓撰«道学家传»,于各教士传后列举其

所著译之书名,附刊于«圣教信证»之后,清末王韬重

刊此传,改名«泰西著述考»”[８].«道学家传»(«泰西

著述考»)是以９２名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传记为主,传
下附录其著译图书(总计２１０种),并不是严格的分

类目录.例如,在简介利马窦生平事迹后,罗列其

“所著各书”从«天主实义»到«圜容较义»计１５种[９].
换言之,该书重在人物传记,书目只是作为传主生平

事迹的一部分而被附录其中.因而,与其说是对“西
学”的书目确认,毋宁说是对西方传教士(即所谓“道
学家”)独立身份的确认.

«译书事略»忆及１８６７年,徐寿、华蘅芳“二君在

局内为帮办之员,志尚博通,欲明西学”.又曰:“(徐
寿)决意久居上海,以便与西士考证西学徐寿到

局,旋请局中冯、沈二总办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

中西 艺 术 共 相 颉 颃.因 想 一 法,将 西 国 要 籍 译

出.”[１０]他的«译书事略»正是以“将西国要籍译出”
的“西学”书籍为主要对象独立编制的目录,从而也

首次以书目的形式完成了对“西学”的确认:西学是

不同于传统中学的另一个学术体系,“西学中源”“中
体西用”皆非的论.姚名达尝曰:“此表(«西学书目

表»)重西学而轻东学,其弊正与«日本书目志»之有

东籍而无西籍相同.故徐维则又撰«东西学书录»
此外复有学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１１]１９０３
年王景沂又有以“科学”命题的«科学书目提要初编»
出版.这批中国人编撰的书目,其“西学”“东西学”
“新学”“科学”名相变化的背后,无疑共享一致的学

术认知:以正经、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四部并非唯一的

知识类型,西学知识具有独立的价值及其合法性.
可以认为,正是这批书目的前后继踵,“西学”才得以

正名:西学不仅不再是“夷技”,甚至获得了深具褒义

内涵的“新学”“科学”之尊号.
(２)中国人的“西学”创作

«译书事略»以翻译馆特定时间内译、刊的西学

书籍为对象,但这批西书并非皆译自西人的西文原

著.如表５所示,«译书事略»“所刊之书”中有５种

中国人的汉文西学著述.
表５　中国人的汉文西学著述５种

各书目录 撰书人名 刊书年岁
每书

本数

每书连

史纸价钱

十四 勾股六术
钱塘项名

达梅侣稿

一千八百

七十四年
一本 一百八十文

十五 算学启蒙 朱氏
一千八百

七十四年
二本

四百八

十文

十六 算法统宗 程大位汝思
一千八百

七十六年
四本 七百文

十七 九数外录
金山顾观

光尚之著

一千八百

七十六年
一本 一百八十文

六十 三才纪要
一千八百

七十一年
一本 三百文

　　另外,该目还存在“误翻刻书如«算学启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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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外录»等为译书等问题”[１２].当然,«算学启蒙»和
«九数外录»(见表５的“十五”和“十七”)并未致误,
故二书之后亦未列出“译书人名”和“笔述人名”.但

«译书事略»确实存在“误翻刻书为译书”的情况,见
表６.

表６　“误翻刻书为译书”７种

各书目录 撰书人名 译书人名
笔述

人名

刊书

年岁

每书

本数

每书连史

纸价钱

十一 数根开方术行素轩算稿 华蘅芳 略 略 略

十三 量法代数 则梅山房 贾步纬

一千八

百七十

五年

略 略

十八 弦切对数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十九 对数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二十 八线简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二一
八线对

数简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二二
八线对

数全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表６所列７种文献是典型的“误翻刻书为译

书”.其中,第十一种«数根开方术»是华蘅芳的个人

著述,收入华氏«行素轩算稿»数学著作集.傅兰雅

误作品集“行素轩算稿”为撰书人,误“华蘅芳”为译

书人.第十三种«量法代数»是贾步纬的个人著述,
“则梅山房”是其书斋名,今上海周浦镇有“则梅山

房”(贾步纬故居)景点,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该书

初版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书名页又题“周浦则

梅山房数学”[１３],翻译馆翻刻于１８７５年,傅兰雅误

“则梅山房”为撰书人,误“贾步纬”为译书人.«数理

精蕴»即«御制数理精蕴»,清帝康熙编制于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年),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刻成.“该书汇集了

自１６９０年之后输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知识,并吸收了

当时中国数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１４].表６序号十

八至二二计５种文献都是从«数理精蕴»中择取单行

本翻刻而成,它们都不存在“贾步纬”作为译书人的

问题.
综上,表５前四种和表６全部七种文献都属于

“算学测量”类,这无疑也是中国人西学创作的主要

领域.表５中的第五种(序号六十)«三才纪要»列入

“博物学”,从该类所收«声学»«光学»等文献来看,
“博物学”实即物理学,而«三才纪要»是“关于人天地

(三才)的宏观论述,严格来说属于社会科学的范

畴”[１５].但不管怎样,说明中国人的“西学”创作,也
得到了傅兰雅一定程度的认可.“西学”与其说是基

于学术主体(中国人或西方人)的区分,毋宁说是从

学术内容(研究对象)的角度着眼的.因此,傅兰雅

所谓“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严格来说应该叫“论
译、刻西学书各数目与目录”.亦即,该目既包括

“译”自西方的图书;也包括直接列为“刻”或“印”的
对象的中国人所著西学内容的汉文图书.并且,从
类目设置及其文献分类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著述

皆随部入类而未独立编目,似乎在暗示:中西学者在

西学文献的生产上地位平等,并无轩轾之别.
受其影响,１８９６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以降的

“西学”“东西学”“新学”“科学”目录亦以内容上讲西

学的文献为对象,中国人涉及西学的著述多有收罗.
惟所不同者,«西学书目表»正表著录“通商”以来

(１８４２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和开放广州、厦
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所译西书“略三

百种”,“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亦略有

数十种”[１６]则厕在“附卷”;１９０２年徐维则、顾燮光

«增版东西学书录»亦以附录的形式著录“中国人辑

著书”等等,事实上是强调:西人是西学文献生产的

主体,中国人虽亦参与西学文献的生产,但实际成就

则远逊于西人.
(３)“西学”具有面向未来的时间指向

严复曾将“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

古”[１７]视为中西学术差异之一.“好古”,所以“法先

王”、以先王之是非为是非;“力今”,所以“法后王”、
以进化的观点看待学术的发展.«译书事略»虽以

“去年西六月终”为时间断限,但以“力今”“胜古”为
取向,十分注意网罗最新的西学成果.

首先,著录报刊等连续出版物.
今天的图书馆目录多将图书和报刊作为两种文

献类型分别编目,但“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是包括

“新闻纸”的.傅兰雅指出:“新闻纸与«近事汇编»等
随时所印之书”,“每若干时则印三百至五百本,分呈

于上海及各省官员.”[１８]连续出版物具有“随时所

印”的特点,能够即时反映西方新事、新理、新法的

“最新”成果,这是作为图书目录的«译书事略»专辟

“年代表、新闻纸”类目并著录６种相关文献的主要

原因,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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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年代表新闻纸”类文献６种

各书

目录

撰书

人名

译书

人名

笔述

人名

刊书

年岁

每书

本数

每书连史

纸价钱

九三
四裔

编年表

英国

博那
林乐知

严良勋

李凤苞

一千八百

七十四年
四本

一千七百

五十文

九四
列国岁

计政要

英国麦丁

富得力
林乐知 郑良棪

一千八百

七十八年
六本

一千四

百文

九五
西国近

事汇编
金楷理 蔡锡龄

一千八百

七十三至

七十七年

十三本
一千七

百文

九六
西国近

事汇编
林乐知

蔡锡龄

郑良棪

一千八百

七十八至

七十九年

九七 新闻纸 金楷理

一千八百

七十八至

七十九年

九八 西事撮要 金楷理

一千八百

七十九至

七十九年

　　第一种«四裔编年表»是“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

年表体著作”[１９];第二种«列国岁计政要»“是世界各

国与施政有关的重要事项的年度统计”[２０],它们都

属于“年代表”的范畴.因二书具有逐年记事或统计

的性质,与另外４种属于连续出版物的“新闻纸”(报
刊)相似,故而聚合为类.作为连续出版物,«西国近

事汇编»(２种)、«新闻纸»和«西事撮要»(各１种)的
重要特点之一是“刊书年岁”并非某具体年份,而是

从某年至某年的连续年份.其中,“«西国近事汇编»
是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２１],如表７
所示,序号九五、九六虽书名(实为刊名)相同,但“刊
书年岁”前者为“一千八百七十三至七十七年”,后者

接续为“一千八百七十八至七十九年”,故视为两种

文献,分别著录为两条款目.由于«译书事略»截止

１８７９年６月底,后者尚未最终成编,所以“每书本

数”与“每书连史纸价钱”两项内容皆付阙如.第九

七种«新闻纸»即报纸;«西事撮要»未解何物,但

１８３３年传教士马礼逊尝撰«英事撮要»,“是十九世

纪前半期介绍西洋制度”的译著[２２].据此,«西事撮

要»当为西国政事之荟要,该书“刊书年岁”为“一千

八百七十九至七十九年”,即从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７９年,
作者不径称“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正是要强调其连

续出版的性质.
受其影响,后世西学书目皆重视对报刊的网罗

和著录.如徐维则即曾倡言:“欲知各国近政,必购

阅外报,英之«泰晤士报»及«路透电音»,日本之«太
阳报»«经济杂志»,于各国政要已具大略,盍仿西人

传单之法,排日译印,寄送各官署,兼听民间购买,以
资阅历.”[２３]相应地,该书目亦列有“报章”类,著录

了«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普通学报»等报刊.
其次,强调西学的趋新特征,注意书目的续编

工作.
傅兰雅每言“西国所出格致新书”;“内有数卷太

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又曰:“盖利

马窦诸人著格致书后,越有二百余年,此时内泰西格

致大兴,新理迭出,而中国尚未之知也.”[２４]正是意

识到西学的“新理迭出”,«译书事略»不仅著录“已刊

成出售之书”(如表２所示),亦著录“已译成未刊之

书”和“未译全之书”,表４“百四五”«造汽机等手工»
似尚未最终确定书名,亦得见著于录.嗣后西学书

目,亦多将“未刊之书”列出.«西学书目表»附卷即

有«近译未印各书»,梁启超曰:“其未译成及已佚者,
皆附见.”如«分光求原»注曰:“未译成.”[２５]«东西学

书录»及其增版亦延及“未刻”“未成”之书,如«物理

推原»提要,“东亚书局译有«近世物理论新编»,未
出”[２６];«植物图说»提要,“益智书会印有傅兰雅«植
物利用»,未出”[２７].集中反映了作者“西人之学以

知新为贵,故新书日出不穷,有昔为珍秘,今视为尘

羹土饭者”[２８]的西学认知.
傅兰雅还说:“局内译书之事虽经十有余年,亦

仅为开创之初.”[２９]又说:“近来西国所出新格致书,
拟再续购存储.”[３０]他还发愿:“中西久无交涉,所有

西学不能一旦全收,将必年代迭更,盛行格致,则国

中之宝藏与格致之储才始能焕然全显.”[３１]表明翻

译馆的译、刊工作并不停留在“去年西六月终”,而是

一个指向未来的未竟事业.相应地,具有明确时间

断限的«译书事略»乃是一个“当下”性质的、因而有

待补充的书目.翻译馆的译印目录事实上亦赓续不

绝,构成了一个著录系列,主要包括:①１９０２年«江
南机器制造总局书目»;②１９０５年魏允恭编«江南制

造局记»卷二所列“图书目”;③１９０９年陈洙等编«江
南制造局译书提要»铅印本;④１９０９年«江南制造局

译书提要»;⑤１９１１年«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
等等[３２].这种在时间上刻意接续前者,从而网罗翻

译馆全部译刊文献的意识,对«西学书目表»以降的

西学书目影响很大.例如,１８９９年出版的«东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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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录»主要增补 １８９６ 年«西学书目表»以来截止

１８９９年的东西学著述,１９０２年«增版东西学书录»则
主要增补１８９９－１９０２三年中“又得新书数百种”[３３]

的东西学著述.后者还列出«广问新书之概则»,针
对“新籍愈多,财力未大,居地既僻,闻格又限,再期

增广,难乎其难”的现状,作者“爰动广问之思”“特拟

«概则»如左:我国志士及各地编译局所素有爱力,具
见热心,凡平时目见、手自译著为拙录所未收者,随
笔提要,络绎邮寄,或拙录讹略,实力指示,积日成

帙,少则再为增补编印以行,多则改为«图书世界»一
册,以为国民教学之前导”[３４].

(４)关于客观著录与主观选择的辩证关系

类似于“有其书则著于录”的藏书目录,翻译馆

“已刊成”“尚未刊”“未译全”的全部１５６种(９８＋４５
＋１３)文献,是书目著录的“客观前提”,书目作者并

没有主观“选择”的余地.例如,«译书事略»提及南

京书局刊印的“利马窦与伟烈亚力所译«几何原本»
及伟烈亚力之«代微积»并艾约瑟之«重学»”[３５],因
非翻译馆所译印,故未见著于录.

另一方面,作为“客观前提”的“至于所译各书若

何、分类若何选择”[３６]的定夺,则是主观选择的结

果.一个显例是,“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大
英百科全书)”,但考虑“内有数卷太略且近古,所有

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察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
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要者”[３７].文中

还提到“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出于对“中国大

宪”意志的趋附,翻译馆“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

择其合已所紧用者”[３８].所谓“紧要者”或“紧用

者”,主要是格致、制造,即自然科学与技术,尤其指

与军工有关的学理与技术,可从表８所分类目窥其

一斑,而这也与洋务派出于“自强”动机的西学诉求

合若符节.正如李鸿章所云:“最要为算学、化学、汽
机、火药、炮法等编,因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
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皆有裨实用.”[３９]

总之,翻译馆“译、刊什么图书”是主观判断和选

择的结果,但就“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而言,它只是

对译、刊(包括拟译、拟刊)文献的客观记录.同样,
«西学书目表»以降的西学书目以特定时空下实际存

在的西学书籍为范围,努力“曲尽无遗”或“网罗殆

尽”,因而在著录范围上亦鲜有主观价值的介入.

２　著录内容

由表２可知,已刊成出售之书的著录内容包括

书名、撰书人名(原作者)、译书人名、笔述人名、刊书

年岁、每书本数及每书价钱共７项.但针对不同的

图书,７项内容又每有变通.例如,表３“已译成未刊

之书”４５种和表４“未译全之书”１３种皆非汉文出版

成品,故未列出“刊书年岁”和“价钱”,且“撰书人名”
信息也省略了.又如,表５“中国人的汉文西学著

述”五种图书则没有“译书人名”和“笔述人名”信息.
再如,第十二种«开方表»没有“撰书人名”和“笔述人

名”;第五十八种和五十九种皆为«光学»(附视学诸

器说),但作者分别为英国田大里和英国西里门,故
作为不同文献,分别著录为两条款目.

７项内容中的“译书人名”和“笔述人名”反映了

当时“西人与华士同译”的现实,即西人“以西书之义

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华人还负责“将(译
成)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４０],更好地满

足中国读者的需要.
“每书价钱”一项表明该目是营业目录,即“图书

翻译出版、发行以及旧书业为介绍推销图书而编成

的统计登记”[４１].«西学书目表»亦标注“价值”,如
史志类的«万国史记»五角,«万国通鉴»一元[４２].
«日本书目志»亦然,如植物学类«日本植物名汇»二
圆,«植物学语钞»二角[４３].“«农务要书简明目录»
甚至还标明了美元价值,以便读者向国外购求”[４４].
但总体上,«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新学书

目提要»«西学书目答问»等皆不标注“价钱”或“价
值”,表明这批书目正在由营业书目向推荐和导读书

目的方向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译书事略»７项著录内容中没

有“圈识”“识语”乃至提要等旨在进一步介绍内容、
判定价值的文字,说明«译书事略»主要定位在供“检
阅”的书目工具层次之上,基本属于客观主义的形式

目录,鲜有主观介入的动机.姚名达指出:“中国古

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

无引得.”[４５]解题“把文本视为体验的对象,努力追

求‘写意’的效果,具有明显的主体维度”[４６].«增版

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新学书目提要»等后世

书目普遍运用提要之体,既简介图书作者和内容,亦
揭示其价值所在.«西学书目表»虽无解题,但有“圈
识”“识语”,两者配合而行、相得益彰.如«西算启

蒙»无圈识,识语曰:“太浅,不必读.”[４７]«谈天»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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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圈识,识语曰:“最精善.”[４８]另外,梁启超还在«读
西学书法»中以例证的形式,选择性地为个别西书撰

写了内容精审的提要.如“«泰西新史揽要»初名«泰
西近百年来大事记»,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

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４９].
显见,«西学书目表»以降的中国学者所撰西学

目录虽然继踵傅兰雅«译书事略»,但亦承续传统书

目的解题,用明确的导向性话语介入对文献及其背

后文化的认知,并不恪遵«译书事略»客观主义的书

目路径.

３　分类

前述«道学家传»(«泰西著述考»)将书目附于人

物传记,书目本身并未分类.«译书事略»是中国近

代第一部迥异于传统四部体系的分类目录.
(１)从宏观上分析了西学的主要门类

傅兰雅说:“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
若译泰西教门与国政则不甚难,况近来西国所有格

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５０]这里,教门即宗教,国政

即经世致用的人文社会科学.格致又有广狭之分,
广义的格致包括自然科学(狭义的格致)和应用技术

(制造)两大门类,所以,«译书事略»每言“制造与格

致”,如曰:“两江总督稽察两省才能之士能通晓制造

与格致之事者,举为国用令考究泰西制造与格

致所有益国之事.”[５１]格致和制造,一为学理一为应

用,故又称“新理、新法”,如曰:“徐君父子(寿、建寅)
屡至上海搜求西国新理、新法.”[５２]他认为,不
同于中学的西学,总体上包括教门、国政与格致三大

板块,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对西学“学、政、教”三分

的宏观认识正是缘此而来.但傅兰雅以翻译馆译刊

的“西学”文献为著录对象的«译书事略»,主要由“制
造与格致”组成,他相信:“把科学著作译介给中国

人,对那些在中华帝国寻求利益的外国人兴办的慈

善事业中,无疑是最有效的工作.”[５３]他属意的“科
学著作”,主要即是指广义的格致.“惟冀中国能广

兴格致,至中西一辙耳”[５４],既是他真实心声的写

照,也迎合了洋务官员“制器为先”的西学需求.
梁启超认为:“夫政法者,立国之本.日本变法,

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

乃大异也.”又曰:“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

学为附庸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５５]正

是基于这一认识,他的«西学书目表»突破了“制造与

格致”的范围,专列“西政”一级类目,下分史志、官
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

１０小类.嗣后,«东西学书录»等无不重视“西政”文
献的著录及其类目的细分.

(２)以西方式的学科化为分类原则

表８　“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

分类类目及各类文献已刊和未刊之数

序号 类别 已刊数 未刊数

１ 算学测量 ２２ ２

２ 汽机 ７ ３

３ 化学 ５ １

４ 地理 ８ ０

５ 地学 ５ ０

６ 天文行船 ９ ３

７ 博物学 ６ ４

８ 医学 ２ １

９ 工艺 １３ ９

１０ 水陆兵法 １５ ９

１１ 新闻纸、年代表 ６ １

１２ 造船 ０ ３

１３ 国史 ０ ５

１４ 交涉公法 ０ ２

１５ 零件 ０ ０

总计 ９８ ４５

　　表８所示１５个类目虽缺乏相对完整的体系且

各类收书不均,但傅兰雅将“已刊”“已译未刊”和“未
译全 之 书”的 翻 译 馆 书 籍 “依 各 门 之 学 而 列 一

表”[５６],是完全根据“各门之学”的学科化原则分类

的.他说:“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

列.”[５７]事实上,１５个类目中,除“零件”之外的类名

基本都是西方学科化的名目.相比而言,«四库全书

总目»和１８７５年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书目以著录中

籍为主,个中偶涉之西学文献,是被安插在经史子集

四部(张之洞增益“丛书”为五部)框架之下的.例

如,在«书目答问»中,«新译西洋兵书»五种入子部兵

家、«泰西水法»六卷入子部农家、«新译几何原本»十
三卷«续补»二卷入子部天文算法,说明西学是中学

之“体”体系下的“用”.
随着“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

尤非四部所能范畴”[５８],西学图书到底如何分类的

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学者.而«译书事略»是近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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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根据西方学科化原则分类的书目,其启发意义在

于:既然西学是不同于中学的独立体系,西书就不能

被纳入针对中籍才具有合法性的四部体系.嗣后,
«西学书目表»等西学书目正是以学科化原则为立类

标准的.用学科化的类目分类西籍,这一思路的近

代性不言而喻,但也以书目分类的名义切断了中西

二学的关联———两者各自独立,不相闻问.
(３)学与术的判分

傅兰雅屡言“格致与制造”“新法与新理”,事实

上是将西方广义的格致区分为学理(狭义的格致)和
应用技术两个方面,表８中的第一个类目“算学测

量”就是算学(学理)和测量(应用技术)的结合.徐

珂«清稗类钞»曰:“无锡徐雪村(徐寿),精理化学,于
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我国军械既赖以

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顾犹不自满,进求其船

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始知悉本于专门之学,乃创议

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５９]梁启超亦云:
“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６０]可以肯定,
徐珂、梁启超对学理(学)和技术(术)的判分,是符合

傅兰雅的认知的.但因傅氏书目只有１５个类目,所
以他的“格致与制造”或“新法与新理”二分的认识未

能在类目中显现殆尽.事实上,中国古代即有学术

二分的思维,这与传统哲学的“道器观”密切相关.
例如,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的“学”主
要是虚理,“术”主要是实事[６１].但章氏又从道器的

角度对虚理、实事予以分辨,如其曰:“(«汉书艺文

志兵书略»)权谋,道也;技巧,艺也.以道为本,以
艺为末,此始末之部秩也.”[６２]

傅兰雅学术二分的思路虽未充类至尽,但对后

世西学书目影响很大.例如,«西学书目表»不仅认

为“一切政皆出于学”,即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实事”
之“政”源出于“虚理”之“学”,故«西学书目表»先学

后政;而且,“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
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

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
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

焉”[６３].这样,“西学”各门类遂呈现为一个层次分

明、逻辑清晰的统一体系,从而也深化了对西学及其

具体科目的认识.这种对西学之学理与实事二分体

系的建构,也成为«东西学书录»等后世西学书目效

法的主要原则.
(４)因书设类

傅兰雅对“西学”体系虽有相对完整的认知,但
翻译馆主要聚焦于广义的格致,并围绕与军工有关

的学理与技术而展开图书的译印工作,这既是«译书

事略»的编目前提也决定了它可能的类别选择.由

此导致的“因书设类”,既使类目设置缺乏学科系统

性,也带来了各类目实际著录文献数量的多寡不均.
首先,缺乏学科系统性.
西学虽然包括教、政、格致三大类别,但翻译馆

为了迎合洋务派“自强”的诉求,主要译刊并著录了

广义的格致类西书.虽然“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
名目尤繁”[６４],但表８所列１５个类目远远不能包举

格致的所有门类.傅兰雅指出:“平常选书法为西人

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
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

出.”[６５]所以,植物学、动物学、人物传记等类目皆不

见胪列.另外,“博物学”类目实际收录«声学»«光
学»(２种)、«三才纪要»«电学»«格致启蒙格致»６
种文献,实为物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但因各分支门

类所收文献颇少而没有列出声学、光学等小目.梁

启超认为:“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

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６６]这一判断是立

足于１８９６年他编制«西学书目表»的年份,而非指

１８８０年傅兰雅撰写«译书事略»之时.
嗣后,«西学书目表»将所收西书分为学、政、杂

三类,三者又分别细分为１３、１０和５小类;«增版东

西学书录»的正文将所收“东西书”分为３１大类,许
多大类再复分８３小类,另以“附”的形式列出小类６
个.如正文中,史志第一下分通史、编年、古史、专
史、政记、战记、帝王传、臣民传;政治法律第二下分

政治、制度、律例、刑法.显然,后世书目对西学类目

的划分日趋完善,不仅“格致与制造”的细分益趋合

理,也补充了«译书事略»所缺失的“西政”类目.
其次,既有类目的文献数量不平衡.
诚然,官方主导的洋务派文化战略决定了翻译

馆译印图书的对象范围,后者又是«译书事略»类目

设置的前提,并决定了各类目图书的数量.傅兰雅

曾曰:“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

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６７]因此,如表８所

示,算学测量(２２/２)与医学(２/１)两个类目实际著录

文献数量即多寡悬绝;造船(０/３)、国史(０/５)、交涉

公法(０/２)等类目皆未有已刊成品,但又各有数量不

等的待刊之书,则典型地反映了译印先后的刻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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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如果说,造船类“已刊”和“未刊”文献之比为０:

３,是因为“造船方面的技术过于专门化,西方译员也

不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也需要一个学习过程”[６８],
而跟作者对“造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关系不大;国
史(０/５)、交涉公法(０/２)皆未有译成之作而只有待

译西文原书,则直接与作者对两类文献“紧要”性的

判定有关.
(５)空列类目以弥补“因书设类”导致的类目有

限性

«译书事略»１５个类目的最后三类,皆只有西文

原著而无汉译成品,有些甚至尚未着手翻译,但傅兰

雅亦预设了类目,见表９.
表９　国史等三类未刊、未译之书

各门等书 已刊成者 尚未刊者 未译全者已译全者

国史等书 ○(部)计○(本) 五部 计十八本 ○(部)计○(本)

交涉公法等书 ○(部)计○(本)二部 计二十六本 ○(部)计○(本)

零件等书 ○(部)计○(本) 二部 计二本 ○(部)计○(本)

　　表９所列,预示着翻译馆对西学书籍的译、刊,
是有一个永续不息、值得持续期待和关注的过程.
显然,傅氏书目既立足现实,亦放眼未来,具有较长

远的愿景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书设类”
而导致的类目有限性,这对后世西学书目同样具有

深刻的影响.例如,«西学书目表序例»在总结“(制
造局)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
竟无完峡”后,指出:“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
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６９]亦即,
官制、学制、农政等虽尚无对应文献,但都在“西学”
范围之内,故亦列出其目.又如,赵惟熙«西学书目

答问»“法学”类目下,作者指出:“凡公法、律例、赋
税、度支、条约、章程悉宜隶此,惟译本只有公法、律
例数种,余未及也.”[７０]表明“法学”及其所分小类虽

不实际收书(或仅收“数种”),但亦空列其目,从而达

到对“西学”学术版图的相对完整的勾勒.空列其目

或“购悬其目”本质上是从西学“实际有什么”到“应
该有什么”的认知转变.降及«增版东西学书录»,
«西学书目表»“购悬其目”的类目和相关文献,大多

得到了补充.不仅如此,后者还增加了诸如“理学”
等前者所不备的类目,且有进一步的细目划分,反映

了从１８９６年«西学书目表»到１８９９年的«东西学书

录»再到１９０２年的«增版东西学书录»,西学文献在

品种和数量上的增益.
“因书设类”意味着类目设置直接由实际著录的

文献品种和数量决定,而«西学书目表»以降的后续

书目,一方面实际著录的文献品种和数量呈现积累

性增长之势,如１８９６年«西学书目表»正表著录３５２
种、附卷著录２９３种,“国史”“交涉公法”等«译书事

略»尚无实际汉译成品的图书皆得到了补充,如“国
史”(梁启超改为“史志”)即著录了２８种;另一方面,
“购悬其目”又突破了“因书设类”的局限,从而有助

于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揭示“西学”的学科门类.这

也是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比«译书事略»的分类体系

更具合理性、因而对后世影响更大的主要原因.但

掘井思源,仍当以«译书事略»为近代第一部完全根

据西方学科化原则为分类基础的目录.
综上,«译书事略»在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具有

开创新分类的首创之功,后世西学书目皆受其思想、
方法和原则之沾溉.但“前修未密”,以梁启超«西学

书目表»为代表的后世书目既沿着«译书事略»客观

主义之形式清单的方向继有精进,又结合中国传统

目录学主体介入的方式,积极发挥识语、提要、序言

的作用,表达宏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诉求,具有明显的

淑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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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sSpreadtheWings:AProbeintotheCitationPatternofHighQualitativePublications
CarlJ．Zeng　RondaJ．Zhang　FredY．Ye

Abstract:“Swan”phenomenonisakindofspecialcitationpatterninpublicationsofhighquality．ItocＧ
curswhenrelatedhighlycitedpapersappearsinpairs,andthepaperspublishedearlywithscientificdiscovＧ
erieswereWhiteSwanandthepaperpublishedlaterwithbreakthroughfindingandcausedthenumberof
citationsoftheearlypaperstodeclineisBlackSwan．Thisstudyisbasedontherepresentativepublications
oftheNobellaureatesinPhysics,ChemistryandPhysiologyorMedicine,inwhichweidentifytheWhite
swanandtheBlackswanwithusingSwanIndex．Withcombiningscientificessenceandcitationdata,
“Swan”asaspecialcitationpatternofhighqualitativepublicationsprovidesatypeofquantitativeideasand
methodstoidentifythehighqualitativepublicationswithbreakthrough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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